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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逆境中成长：困境青少年抗逆力重组的认知策略研究∗

同 雪 莉　 　 　 张 文 芳

摘　 要：抗逆力理论指出，同样遭遇逆境，有些人能适应良好甚至更好，其中更好代表了人在逆境中成长的可能。
那么，逆境何以能使人获得成长？ 探索困境青少年在逆境应对中的认知策略，可以为处于困境中的个体找到其自

我成长之路。 困境青少年抗逆力的认知策略包括逆境认知、行为应对、效果检核和策略调整四个过程，抗逆力重组

的青少年能够在逆境认知中反思目标偏离，在行为应对中优化问题空间，在效果检核中创新行动方案，在策略调整

中获得方法论的迁移。 可见，抗逆力重组的困境青少年在认知策略上具有将逆境转化为发展机会的能力，并能从

中获取经验，整合策略，形成方法论，有效提升其在类似困境中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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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 世纪前半叶，随着心理卫生运动的蓬勃开

展，个体所经历的压力 ／逆境多被认为与其日后不同

形式的心理疾病或精神失调有关。 对此，有些学者

在对困境群体的追踪研究中发现，尽管有些人经历

了严重危险 ／逆境，却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身心障

碍或不良适应，相反其中有些人适应良好，甚至更优

秀。 至此，抗逆力概念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学者们

关注的焦点。 迄今为止，有关抗逆力的研究可谓丰

富多彩，观点纷呈。 不论是对抗逆力研究中对象的

变换、视角的转换，还是结构的调整、变量关系的挖

掘，学者们多将抗逆力存在与否作为其研究比较的

关键变量。 在这种抗逆力结果的二分范式中，适应

良好或者更好的群体往往被赋予高抗逆力的特征，
并以此区别于抗逆力不佳的群体。 然而，许多人似

乎都忽略了抗逆力概念中的另外一种可能，即更优

秀。 更优秀意味着个体面对困境后的成长，这在困

境群体的实证研究中已有发现。 那么，成长是如何

发生的？ 这便是本文致力于回答的问题。
对困境青少年的研究多包含于困境儿童研究文

献中。①困境青少年作为典型的弱势群体，泛指遭遇

贫困、虐待、遗弃、意外伤害等威胁的青少年，或因社

会经济转型而遭遇留守、流动等不良发展情境所导

致的人身安全或自我发展受到威胁的青少年。②因

为成长环境不良，他们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由不平等、
脆弱性和流动性所引发的各类困境。③面对自身的

艰难处境，他们应当如何应对以发展自身？ 从社会

关爱与保护角度，为这些个体提供怎样的福利服务

才能真正利于他们在逆境中成长？ 这些都是抗逆力

研究的核心课题。
困境儿童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从研究视角上

可分为两类：一类关注对困境儿童的保护和困境儿

童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 如许多学者在精准扶贫大

背景下对困境儿童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有

学者指出，困境儿童保护政策发展仍有较大空间。④

还有学者认为，目前政策对困境儿童保护的内容过

于宽泛而难以落实，儿童保护主体仍存在统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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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困境，这些都给困境儿童的保护和救助带来

诸多阻力。 他们强调要关注儿童保障制度建设和儿

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将困境儿童保护落到实处。⑤

另一类一改以往研究中的问题视角，转而从积极心

理学的发展性视角来探索困境儿童的能力生成或发

展促进，研究主要围绕儿童抗逆力模式的社工干预

路径进行探索，如从儿童社会支持、环境保护、家庭

资源等宏观视角为困境儿童提供保护⑥，或在儿童

自身抗逆模式等微观结构分析基础上提出抗逆力干

预的关键路径⑦。 相对而言，文献对困境青少年的

逆境应对研究较少。 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看，青少

年正处于心理发展中自我同一性建立时期，其内部

成长危机与外部困境压力共同构成了其自我发展的

诸多挑战，而与年幼的儿童相比，他们具有更好的计

划、反思与认知监控能力。 那么，这些能力是如何贡

献于他们逆境中的成长，这需要进一步讨论。
如前所述，逆境中的成长是抗逆力研究的一个

方向。 在抗逆力发展过程理论中，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等人

将个体在困境后的抗逆力结果分为抗逆重组、功能

恢复、丧失性重组和功能失调四类⑧，其中抗逆重组

是对个体在逆境中成长的可能性描述，专指压力和

逆境促进了个体的成长，个体在逆境应对中获取知

识，达到更高水平的平衡状态，这一过程是抗逆力特

质培养中的一种内省体验过程。 Ｂｏｎａｎｎｏ 等人在纵

向经验研究中证实了这种类型的存在。⑨他们发现

个体经历创伤事件（如美国“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
亲人丧失事件等）后，短期内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

社会功能下降，但个体受影响的程度具有显著差异，
且经过 １—２ 年后，创伤事件导致的心理社会功能形

成不同的模式：长期受损型、心理恢复型、延迟受损

型和抗逆力型。 其中抗逆力型是指个体在创伤事件

发生后的身心功能只有小幅下降，其程度显著小于

其他群体，且很快恢复到事件之前的状态，受影响程

度甚微。 然而，结果上的可能性证明并不能解释其

发生过程的特殊性，Ｍａｓｔｅｎ 对灾难前后（如重大流

行疾病、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人们的心理社会适

应功能的路径模型研究为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思路。
Ｍａｓｔｅｎ 发现人们在灾祸发生后的适应模式有耐挫

抗压型、延迟塌陷型、正常恢复型、即刻塌陷型、积极

转化型、持续适应不良型和非反应性适应不良型

（地板效应），其中积极转化型包括了个体高起点的

蓬勃发展和低起点的茁壮成长，二者均呈现出个体

经历逆境后的积极发展，也即更优的结果。
比较 Ｂｏｎａｎｎｏ 和 Ｍａｓｔｅｎ 的模型可以发现，对逆

境适应良好甚至更好的模式包括耐挫抗压型、正常

恢复型、积极转化型三类。 耐挫抗压型适应模式多

发生于危机或灾祸并未改变个体生活或发展环境的

情况，也即使他人陷入困境的风险危机对部分个体

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个体外部支持资源充足或灾祸

本身对个体并不具有意义（如父母长期分居后的离

异）。 正常恢复型表现为个体在灾祸后的心理社会

功能下降和随后而来的韧性恢复，从心理社会功能

的变化来看，灾祸虽对个体有足够的冲击力，但在个

体内外部保护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个体心理社会功

能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这种恢复更可能是个体对逆

境影响的适应性结果，很难断定其属于逆境后的成

长。 积极转化型则专指个体逆境后的成长可能，因
为个体适应性结果的水平显著高于灾祸之前的发展

状态。 虽然 Ｍａｓｔｅｎ 的适应模型并未将经历灾祸的

个体与未经历逆境的个体进行对比，难以排除这种

适应性结果是随着个体年龄自然增长而获得成长的

情况，但从结果来看，无论是个体高水平的蓬勃发展

还是低水平的茁壮成长，二者都凸显了逆境本身的

积极意义。 那么，逆境究竟是如何在与个体交互作

用中凸显其积极意义的呢？
Ｋｕｍｐｆｅｒ 的抗逆力运作过程模型对此进行了进

一步讨论。 他指出这个过程是个体内外部环境交互

作用的结果，其交互过程包括前、后两个抗逆力的过

程。 前抗逆力过程是个体寻求保护以完成积极社会

化的过程，其间个体可通过选择性知觉、认知重构、
主动应对等认知调整方式将高危环境转变成保护性

环境，也可通过环境中的积极照料（包括监护人的

教导、建议、情感响应、合理期望等）提升环境保护

质量。⑩后抗逆力过程是个体抗逆力特质与抗逆结

果之间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在前抗逆力过程中产

生并受之影响，时间可长可短，强调个体通过对逆境

中压力的应对获得抗逆力的发展。 从 Ｋｕｍｐｆｅｒ 两个

抗逆力过程的讨论中可以发现，前抗逆力过程即指

个体的认知策略与环境中积极照料之间的交互作

用，其认知策略又是个体认知、情感、精神、行为及身

体五个方面的互动结果，表现为学习计划能力、人际

沟通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良好的自我接纳能力。
后抗逆力过程则是与抗逆结果的互动，强调个体在

逆境中经过反思而获得成长。 根据认知心理理论，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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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对事件的认知评价是其情感反应、行为应对和

身体结果等的研究起点。 那么，从个体的主体能动

性视角来看，个体选择的认知策略在其抗逆过程中

如何发生作用，便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新问题。 另外，
前后抗逆力过程的区分似乎提示了抗逆力过程中时

间序列上的断裂。 然而，在个体的逆境应对中，很难

获得将两个过程截然分开的关键事件，且积极应对

与获得成长本身应该是在交互影响中螺旋上升的过

程。 这种螺旋上升究竟如何发生且其内在作用机理

是什么，需要进一步思考。
既然是逆境与个体的内在交互过程引发了个体

积极转化的结果，且这种结果只发生于部分群体之

中，那么这类结果与个体自身有关。 认知心理学家

认为，个体对逆境本身的看法会影响其应对逆境的

行为方式，这种看法便来自个体的认知策略。 认知

策略是元认知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元认知是指有

关于自己认知过程的知识或者与认知过程相关的任

何内容，表现为一组陈述性或程序性的知识。 早

期弗拉维尔根据内容取向将元认知的知识分为个体

相关知识、目标相关知识、任务相关知识和策略知识

四类，其中策略知识专指认知策略的相关内容。
教育心理学则从认知过程视角将认知策略分为计划

策略、监控策略和调节策略。 计划策略是在认知活

动开始前，根据认知活动的特定目标制订计划，设计

目标所涉及的各种活动，设想预期结果，进行策略选

择，设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评估其有效性。 监控策

略是在认知活动中，根据认知目标及时检测认知过

程，找寻目标与过程之间的差异，并对行为过程及时

调整，以顺利达到行为的预期效果。 调节监控则是

从对认知活动行为结果的检查中发现问题，采取相

应的补救措施，及时对认知策略进行修正与调整，同
时对已有经验进行概括升华，完成方法论的迁移。
可见，认知策略不仅是个体的一种内在心理品质，而
且也是一种可学习或可被教授的技能。 在个体学习

的认知策略框架中，自我反思一直被认为是学习者

得以发展的重要方面。自我反思能够促进行动者

提高自我学习的责任心，从而充分进行自我赋权并

提升个体的内在动力，以完成行为目标。 戴维斯也

指出，自我反思过程有助于个体更好地了解自己的

行为，其目的在于提升个体的行为体验，以充分发展

并积累经验，拓展学习技能。

那么，个体在逆境中的积极转化（也即抗逆重

组）是否与其认知策略有关，也即实现抗逆重组的

个体采取怎样的认知策略而使自身获得最优发展？
根据认知行为理论，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依赖于其对

行为及其结果的自我反思，其中计划、监控与调节策

略均可为行为效果的提升和认知经验的积累提供依

据。 因此，本文以困境青少年的认知策略为研究对

象，通过对抗逆重组个体与其他个体的认知策略比

较来探索其效用模式，以期获得抗逆重组个体得以

成功发展的内在动因，这对于青少年群体的自我成

长和发展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资料与方法

１．资料来源

根据国内研究关于困境青少年的分类，本文从

个体、家庭及社会三个层面来确定困境青少年的入

选资格。 个体性困境包括重病、残疾和心理障碍三

类青少年。 家庭困境包括三种情况：一是父母监护

功能缺失的情况，如有单亲、留守、弃婴等经历的青

少年；二是因父母重病、残疾而无能力抚养的青少

年；三是因父母离异、死亡导致无人抚养或监护的青

少年。 社会性困境则包括流浪、感染艾滋病的青少

年，以及父母处于长期服刑或戒毒中的青少年。只

要满足上述情况中的任何一类，均可界定为困境青

少年。 基于此，本文选择 ４９ 名在校学生作为访谈对

象。 访谈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在所选取中学的会议室进

行。 访谈过程由研究者与三名社会工作研究生同时

进行，分别与访谈对象进行一对一访谈，每个个案访

谈时间约为 １．５ 小时。 访谈者在知情同意前提下对

整个访谈过程进行录音，之后将录音整理的文字资

料和个人反思作为研究资料的来源。 访谈对象基本

情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单位：人

性别 年龄 困境等级 抗逆力结果 学业状况

男 女 均值 一级 二级 三级 重组 适应 失调 优 中 差

２９ ２０ １４．６ 岁 ７ ３２ １０ １０ ３１ ８ ７ ２５ １７

　 　 注：上述青少年困境等级的确定依据学校扶贫工作中的

评估等级，其中一级困境水平为最困，二级次之，三级更低。
　 　 ２．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采用的是质性研究法。 质性研究有利

于从自然情境中深入探索研究对象内在复杂而独特

的认知策略及其背后的心理过程，能够做到对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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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背后理论的深入了解，尤其有利于从主体视角

阐释个体行为背后的意义。 在困境青少年抗逆力呈

现不同结果的背后，有他们认知策略的不同选择和

调整，并据此赋予他们自身行为以意义。 对困境青

少年认知策略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探寻抗逆力重组的

困境青少年何以能够将逆境化为成长的机会，理解

青少年在困境危机下的自我努力过程，从而对抗逆

力重组过程的机制研究有所贡献。

三、困境青少年抗逆力认知策略比较

根据 Ｍａｓｔｅｎ 抗逆力重组发展路径，积极转化的

个体具有高起点蓬勃发展和低起点茁壮成长两种路

径模式，其共通之处在于逆境出现后个体并未出现

失调，反而从逆境中获得经验，这种经验依赖于积极

认知基础上的主动应对和良好效能的行为策略。
１．逆境认知

社会情境是关于语言、意义和无数解释的世界，
个体对自我的理解也是从分离的心理实体到社会历

史情境的产物，是在人的关系经验中审视的结果。
个体与环境建立关系的方式，影响着个体应对和适

应环境的过程，甚至影响个体在逆境中的资源获得。
困境青少年对逆境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了他们特有的

社会情境，逆境解释的积极或消极取向促使个体采

取积极应对或消极回避的策略。 研究发现，困境青

少年的逆境认知存在差异。 如表 ２ 所示，抗逆力重

组的青少年往往能够为逆境赋予积极意义，将逆境

作为个体成长中获得经验的机会；抗逆力失调的青

少年在其逆境认知中多表现为自我无力感和失控

感，甚至陷入习得性无助的认知模式；能够在逆境中

适应良好的青少年，对逆境的认知则多采取最小化

策略以忽视逆境对个体的不良影响和限制，而当最

小化策略失效时，其会在短暂的失调之后选择积极

赋义，从而调动其潜在资源以应对困境威胁。
在以往研究中，逆境通常被作为个体不得不经

历的风险或挑战，因此逆境被赋予消极的意义，被视

为阻碍个体良好发展的糟糕经历。 而个体因社会环

境不良不得不经历危机。 其实，危机一词本身包括

危险与机会两重含义。 抗逆力重组的青少年往往具

有将逆境经验正常化和脉络化的能力，他们能理解

逆境的来龙去脉，并将之转化为促进个体获得经验

的成长机会。 对于抗逆力适应模式来说，逆境中的

个体往往倍感压力，对逆境难以招架，无法应对生活

事件带来的冲击，而通过将这些冲击正常化与脉络

化，可以拓宽个体视野，理解和体谅特定情境下的自

我困境和艰难，进而获得适应性恢复。 可见，个体如

何理解危机处遇并赋予其意义，影响抗逆力重组或

恢复过程的选择。 当危机被认知为危险时，个体通

常首先采用回避策略（除非逆境无法逃避），而在高

逆境条件下，积极应对与消极回避均表现活跃。

表 ２　 困境青少年逆境认知模式比较

个案
抗逆力
模式

逆境认知

ＺＪＮ 抗逆力
重组

逆境认知的积极转向。 “我觉得我家不穷，大
家都差不多”，“他们不在家（外出打工）是为
了给我和弟弟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要不待在
家里上学都没钱”， “穷人的孩子能早当家
嘛”，“家人关系都挺好的，都能相互帮助，偶尔
吵架也正常，谁家都这样”。

ＨＺＸ 抗逆力
适应

逆境认知的最小化策略，能为困境重新赋义，
调动资源调节认知。 “小的时候每次看到他们
吵架打架都害怕，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都是
姐姐去劝妈妈，哄奶奶”，“我妈就是脾气不好，
每次我爸跟奶奶有矛盾，她就很生气，她也管
不住自己”，“其实他们都不容易，这种家庭
（父亲入赘）可能问题本来就多吧”。

ＷＹ 抗逆力
失调

逆境认知消极被动，表现为随遇而安的消极应
付，充满无力感与失控感。 “家里条件还行吧，
我也不知道”，“没人跟我说这些，我也没问
过”，“到时候再说吧，我妈说先初中毕业了再
说”，“（未来计划）也不知道，没跟别人说过”。

２．行为应对

行为应对是个体认知基础上外显的行动反应，
是建立于个体困境认知基础上的策略选择，受个体

动机状态的调整。 行为应对本身的计划性、目的性

及对行为后果的预测性是影响行为取向的决定因

素。 芬兰心理学家 Ｎｕｒｍｉ 曾提出认知—动机未来取

向过程模型，认为一个完整的未来取向系统包括行

为动机、计划与评价三个阶段。 在动机阶段，个体根

据自我动机、未来期望、有关个体毕生发展的知识及

环境中的可及性资源来确定自己的目标；在计划阶

段，为了实现目标，个体需要制订完善的行动计划；
在评价阶段，个体需要在实现目标过程中不断评估

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如表 ３ 所示，抗逆力

重组的青少年行为应对模式多表现为未来取向的特

点，他们的行为有计划、有目标，并在行为决策中表

现出积极应对的特征；而抗逆力失调的青少年往往

缺少目标，行动中常常随性而为，行为应对模式也缺

乏计划与评估。 如 ＳＹＸ 对于自己的人生未来有明

确的目标计划，在实现目标的路径中也有明确的选

择，面对达成目标存在的障碍，她知道迎难而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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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地对未来寄予期望。 ＧＨＤ 的行为则随意性强，
未来目标模糊，似乎未来并不是现在要考虑的问题，
其对当下行为也缺乏计划与评估，对于行为可能带

来怎样的后果也没有考虑。
表 ３　 困境青少年行为应对模式比较

个案
抗逆力
模式

行为应对模式

ＳＹＸ 抗逆力
重组

未来取向行为模式，行为有计划、有目标，表现
出积极应对的行为，问题空间灵活，通达性高。
“我想像姐姐一样上大学，姐姐说高中尽量考
到县城中学，教育条件好，我现在的成绩要考
上还有点难，我偏科有点严重”，“（未来打算）
迎难而上呗，姐姐说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我
们老师也很好，他们都愿意我们问问题”。

ＨＺＸ 抗逆力
适应

未来取向行为模式，能设法面对困境并采取行
动，问题空间僵化，缺少灵活性与通达性。 “以
前他们吵架时妈妈让我别管，后来他们吵架我
就回房间，眼不见心不烦”，“姐姐每次打电话
都让我劝着点妈妈，别跟奶奶过不去”，“现在
长大了，我说话妈妈也愿意听，每次看到他们
吵架，我就把妈妈拉开，现在倒是很少打了”。

ＧＨＤ 抗逆力
失调

行为无目标，随性而为，行动中缺少计划与评
估。 “像我们这样的肯定不可能上大学，我爸
说让我先读完初中再说”，“上课也听不懂，就
跟几个同学晚上跑城里（１０ 公里外的县城）上
网去了”，“（有一次跟几位同学去 ２０ 公里外
的镇子住宾馆，两天之后钱花完了返回学校）
事先也没商量，就是到学校之后，有人提了一
句，就一起走了”。

行为应对模式是困境青少年问题空间的特征反

映。问题是给定条件与目标之间需要克服的障碍，
问题空间则是从问题的起始状态到目标状态所有可

能的路径，问题空间的灵活性与通达性有助于问题

解决策略的创新与迁移。获得抗逆力重组的青少

年往往在问题空间的行为应对模式上更具有灵活性

与通达性（如 ＳＹＸ），而对于压力之后遭遇失调的抗

逆力适应组来说，他们的问题空间则相对缺少灵活

性与通达性，表现为相对固定与僵化的特点 （如

ＧＨＤ）。
３．效果检核

一项策略的建构需要针对问题的目标与情境，
寻找问题空间中所有的可能性，对不同选项、计划、
观点进行评价。 在策略建构中，既要考虑当前的直

接结果，又需考虑未来长远的目标，同时收集多方意

见，尽可能客观地评估行为效果，这即为效果检核过

程。 如 Ｓｏｕｔｈｗｉｃｋ 等人在抗逆力概念界定中将其定

义为一种在遭遇逆境后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适应性

或综合性的积极功能，这种综合性的积极功能包括

了对行为效果的检核与调整。

对于能够获得抗逆力重组的困境青少年，其检

核过程建立在对行为效果的监控策略运用的基础之

上，具体表现为对一系列困境或行为问题的思考与

反思。 如表 ４ 所示，他们会思考行为所涉及的诸多

问题，这种思考也包括对行为效果的反思。 他们能

够跳出自我视角的局限性，通过第三方视角审视自

己，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并加以审核，从中找出自我

成长的空间与可能性。 在日常不断面临问题与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将自我收获及时记录下来，在之

后遇到类似问题时，可立即调用已有经验，有效解决

新的问题。 此过程也表现为个体行为经验的重构，
为个体进一步抗逆力重组提供了策略上的经验积

累。 而对于无法完成抗逆力重组的青少年，其应对

方式相对僵化且缺少反思，简单遵循固有行为，很少

考虑行为的灵活性或创新的可能。
表 ４　 困境青少年行为效果检核过程比较

个案
抗逆力
模式

检核过程

ＷＺＸ 抗逆力
重组

会思考许多问题。 如这个做法够不够好？ 是
否可以尝试另一种做法？ 新做法是否有更好
的效果？ 我做了什么？ 效果怎么样？ 优点是
什么？ 缺点是什么？ 等等。 “我擅长数学，因
为我数学一直很扎实，语文也可以，我看书多，
什么书都看，经常偷偷看小说”，“我物理不好，
因为我不喜欢物理老师，我现在已经在调整
了，我想我成绩好了就会慢慢喜欢上物理的”。

ＭＭＪ 抗逆力
适应

常用固有的行为方式应对几乎所有的问题，缺
少创新与灵活性。 “上课就是认真听讲，认真
做练习，没有别的”，“我知道有的人学得可轻
松，我也问过他们，但我学不来，有的同学都不
写作业还能考出好成绩”。

ＪＹ 抗逆力
失调

缺少对行为结果的反思与审核，简单遵循固有
的行为。 “每次都是那么做，没想过那么多，也
没考虑过换种方式。”

４．策略调整与整合

策略的调整与整合是在上述三步骤的认知基础

上提出的。 在此过程中，个体可以将完成目标任务

所获得的经验策略进行提炼整合，形成方法论，并将

之运用到其他类似的问题情境之中。 不同适应模式

的青少年策略调整与整合水平差异显著（见表 ５）。
在 ＷＪＨ 的行为策略中，有相对整合的行为模

板，模板能够帮助行为流程化，在现实实践中可以直

接套用，模板的效果有事先的评估（确实有效），且
具有灵活性，能够在不同对象或情境中进行调整和

转换。 虽说抗逆力适应组个体（如 ＬＱ）的行为策略

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相对而言缺少反思与整合。
而抗逆力失调的个体往往在行为应对策略中表现为

随机性和碎片化的模式，缺少对行为效果的反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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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表现为僵化的行为特点。
当然，个体策略的调整与整合受认知储备功能

的影响。 认知储备假说认为，智力的丰富性影响认

知的效率，而认知效率提供了一种“认知储备”来对

抗与逆境相关的认知所带来的消极损伤。认知储

备被认为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它可能涉及一种处理

任务的模式，会使大脑网络更加灵活和高效，它也可

能是一种补偿系统，反映对大脑网络的采用效果。
个体后天成长中的文化环境（如积极竞争和鼓励探

索）与教育经历（如知识学习与经验获得）影响着认

知储备的发展。 研究表明，认知储备高的个体在生

活中会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自我的生活质量，他们更

加积极，关注生活的多个方面，对生活不存在幻想，
认为生活更可控。在对逆境的认知中，如果逆境被

个体感知为一个积极的因素，它们就可能起到保护

作用。对于抗逆力重组的青少年个体来说，其社会

活动常表现为外向性、一致性和尽责性特征，他们往

往能够洞察个体的内部感受，具有更高的情商，并
具有准确解读他人的能力。 这些技能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发展，也可以通过行为干预来重塑。
表 ５　 困境青少年策略调整与整合模式比较

个案
抗逆力
模式

策略调整与整合

ＷＪＨ 抗逆力
重组

把成功的方案整合为模板，使有效行为流程
化，从而在实践中直接套用。 模板具有灵活
性，可根据对象与问题随时调整。 “每次遇到
妈妈着急的时候，我就把她拉开，我知道只要
我在，她过一会儿就好了”，“每次回家会很快
把作业完成，不然她们也不让我帮忙，只要我
作业完成了，她就会允许我跟她们一起干活
去”，“有时候我跟她说说就可以，如果还不行
我就给我姐打电话，她的电话也管用，再不行
我就不说话……一般这样就可以了”。

ＬＱ 抗逆力
适应

应对策略有一定的灵活性，但缺少反思与整
合。 “他们就爱吵架，吵着吵着就打起来了，有
时候我去拉开他们，有时候我也不管，反正过
两天就好了”，“（对于采取怎样的应对方式可
能效果更好）没想过，也懒得想，他们就是那
样，出不了什么事”。

ＷＹ 抗逆力
失调

随机应对的碎片化模式，缺少反思与总结。
“学习就是要认真听讲，认真做练习，就是挺难
坚持的”，“没想过怎样才能更有效率，以往都
是这么做的”。

四、困境青少年抗逆力重组的过程机制

抗逆力是一个利用资源维持良好发展的过

程。这里“过程”一词意味着抗逆力不仅仅只是一

种属性，也不限于一种能力，其是个体内外部资源在

逆境压力下或能动或被动的动态互动过程。 Ｍａｓｔｅｎ

的积极转化模型提示我们，在遭遇逆境状态下，个体

有可能蓬勃发展或茁壮成长。 本文的比较研究也显

示，不论是个体的蓬勃发展或是茁壮成长，其均发生

于个体的能动过程，其间个体的认知策略则是能动

过程选择的核心依据，是促进青少年抗逆力螺旋上

升的内在机制（见图 １）。

图 １　 困境青少年抗逆力重组的认知策略

１．在逆境认知中反思目标偏离

困境青少年对逆境的理解和解释构成了他们特

有的社会情境，而行为监控中的积极反思能帮助他

们及时对行为进行修正与调整，以降低风险的影响。
获得抗逆力重组的困境青少年在逆境认知上往往具

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具有将逆境经验正常化和

脉络化的能力，倾向于赋予逆境以积极的意义，并将

逆境作为个体成长中获得经验的机会。 他们能够主

动理解逆境的来龙去脉，并采取最小化策略降低逆

境的威胁，主动调动资源来调节认知，为逆境重新赋

义，完成对逆境影响的积极转化。 通过对逆境经历

的自我反思，抗逆力重组的困境儿童能够回溯心理

过程，重新审视自我发展的原定目标及行为过程，评
估行为效果。 当行为结果与原有目标发生偏离时，
他们能够及时做出调整，重新确定行为路径或目标

选择，以降低风险影响。
２．在行为应对中优化问题空间

问题的解决只有在行为应对中方可完成。 根据

认知—动机理论，个体未来取向的行动保障了计划

与策略的完成，这个行动的过程包括探索和投入两

个阶段。 探索是个体为了完成目标，搜集多方信息，
考证多种选择，以确立自己的目标路径；投入是个体

按照预定目标，付诸具体行动，并坚持完成。 在此期

间，个体需要为实现目标不断投入时间与精力，在实

践中优化问题空间，为之后的策略调整提供依据。
抗逆力重组的困境青少年会采取未来取向的行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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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探索过程能注重搜集多方信息，考证所有问题

解决的可能路径，形成明确的目标计划，以优化问题

空间。 他们有付诸行动、坚持完成的投入过程，兼具

灵活性与通达性的问题空间也为他们的问题探索提

供了充分而有效的选择，因此他们在行为受挫时有

可能及时更换替代性方案，在实践中能自我升华，将
已有经验提高凝练为问题解决的模式化结构，以灵

活的策略应对困境。
３．在效果检核中创新行动方案

效果检核是个体基于逆境认知对行为结果进行

重新评估的过程，是在问题空间中寻找所有可能性，
对不同选项、观点、计划进行评价的过程。 对应对行

为的效果检核既需考虑当前结果，又需顾及长远目

标，旨在监控行为过程使其结果朝向预期目标。 困

境青少年在效果检核过程中需要对原有的行动方案

进行调整或创新，而方案的调整或创新能力则依赖

于青少年内在的问题空间。 抗逆力重组青少年的问

题空间通常具有灵活性和通达性特点，这使得他们

能够根据已有经验提出新的行动方案，并在行为结

果出现偏离时进行灵活的调整或重构。
４．策略调整中获得方法论的迁移

方法论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理论体系，是个

体基于已有经验对一系列具体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和

系统总结而最终提出的一般性原则。 困境儿童对已

有经验予以凝练并获得问题解决的一般原则，进而

将之迁移至类似问题情境是抗逆力重组过程的最后

阶段。 方法论也被视为一种个体内在的应对策略，
在文献中被定义为应对逆境的认知或行为努力。

它是抗逆力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

程度上被理解为个体遭遇压力与个体拥有资源特点

的函数，如应对意图、认知评估和应对措施之间的函

数。 困境青少年在策略选择、调整与整合中能够将

已有经验升华为具有一定功能的方法论，以丰富其

认知决策能力。个体认知决策中方法论的迁移是

其成长中经验积累以及能力升华的重要过程，是个

体学习目标的高级阶段。 对于困境青少年来说，方
法论的迁移是其能动性的反应，是青少年内在灵活

性与掌控感的表现。

五、结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证

了个体生命组织和生产方式、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

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他们指出，不是社会意识决定

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生活困境

的先在性使得部分个体在成长中必然需要经历逆境

应对的发展过程，这也为他们抗逆力重组提供了条

件，构成了重组过程的质料因。 在自然本体、社会本

体和人性本体的嵌套关系中，自然本体是条件和环

境，它直接制约着后两者，但不决定后两者。 从动力

因和目的因来看，人性本体论才是逻辑上在先，所以

从理论上讲，是什么决定了抗逆力重组的结果，在抗

逆力的最小影响轨迹中，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资

源包括了个体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 外部资源表现

为诸多人口学变量，它们能够在逆境来临时和应对

中为个体提供保护支持，使个体尽少受到逆境的冲

击影响；而内部资源中也有很多抗逆力的预测因素，
如人格、性格、生物学因素等，均可被证明在一定程

度上增强了个体的韧性。 它们均是构成抗逆力增长

的“拼图”中的一个，是这些因素的共同努力和特定

结合导致了部分个体的抗逆力重组。

对抗逆力重组结果的讨论控制了影响个体逆境

中成长的外部资源和其他人格特征，仅从个体认知

策略和过程进行讨论。 研究发现困境青少年抗逆力

的认知策略过程包括逆境认知、行为应对、效果检核

和策略调整四个过程，而抗逆力重组的青少年能够

在逆境认知中反思目标的偏离，行为应对中优化问

题空间，效果检核中创新行动方案，策略调整中获得

方法论的迁移。 从上述四个过程来看，抗逆力重组

的困境青少年在认知策略上具有将逆境转化为发展

机会的能力，并能从中获取经验、整合策略、形成方

法论，有效提升了其在类似困境中的应对能力，这为

困境青少年的逆境应对及抗逆力培育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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